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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红山先民的生活图景

我们的祖先曾这样存在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在牛河梁遗址，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红

山先民的遗骸。通过对这些遗骸的分析，我

们得以一窥他们真实的身高、样貌和寿命。

值得注意的是，夭折的婴儿和少年并没

有资格葬入牛河梁的墓葬，因此墓中埋葬的

基本都是自然死亡、寿终正寝的成年人。最

初检测显示，这些男性红山人的平均死亡年

龄约为39.85岁，女性约为35.24岁。但这还

不是他们的真实寿命。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因为牛河梁出

土的尸骨保存状况较差，专家只能依靠牙齿

磨损程度来推算年龄。而红山先民的食物

粗糙，牙齿磨损非常严重，这样推算出的年

龄，比实际寿命要高出5岁左右。

按这个标准重新计算，红山男性的实际

平均寿命大约是 34.85 岁，女性是 30.24 岁。

如果把那些早夭的未成年人也算进去，红山

人的平均寿命还会更低。

位于辽宁朝阳凌源市的田家沟遗址，属

于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发现了 40 多具红山

人遗骸。专家分析后发现，这些先民几乎都

疾病缠身，生活质量很差。其中一位 40 岁

男性的遗骸很能说明问题。

检测显示，这名男性天生胸骨发育异

常，左右不对称。这种先天疾病会压迫他

的心脏和肺，导致他稍一活动就气喘心慌，

耐力特别差，严重时还会胸闷、呼吸困难。

长此以往，还可能引发肺心病、脑供血不足

等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病根本无法

医治。

此外，他的肱骨（大臂骨）还骨折过，因

为没有及时医治，骨头错位愈合，导致胳膊

无法承受重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他的骨

骼上还留下了椎间盘突出、隐性脊柱裂、关

节炎、骨肿瘤等多种疾病的痕迹。口腔问题

也很严重，40岁就有牙齿脱落，还伴有智齿

横生、牙根发炎等情况。而这还只是能从骨

头上检测出来的疾病，那些看不见的内科疾

病，可能也一直折磨着他，最终导致了他的

死亡。

说完寿命，再看看红山人的身高。虽然

生活在北方，但他们的身高并不突出。检测

显示，牛河梁遗址的红山男性平均身高约

165.64厘米，女性平均身高约161.93厘米。

根据 2020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目前我国18岁至44岁男性平均

身高 169.7 厘米，女性 158.0 厘米，男女身高

差距为 11.7厘米。而红山男女的身高差距

只有3.71厘米。

这一对比很有意思。红山女性其实相

当挺拔，在身高方面几乎能与男性比肩，这

打破了很多人对远古女性的刻板印象。至

于红山女性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当地水土

好、劳作方式的影响，还是族群遗传？目前

还没有定论，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

谜底。

红山人大概活多久

创意视频系列《国宝 AI 了》推出全新玩

法：我们为记者量身打造 AI 数字分身——

一位可以自由穿梭时空的“数字向导”。她

将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的第一线，穿越到

千年前的宫殿工坊，甚至

“跳进”古画里……记者 AI

数字分身不仅是观察者，更

是观众的“替身”——替你触

摸历史的温度，替你与古人

隔空对话。

记者“分身”上线寻宝
本报记者 孙明慧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

的展厅里，一束柔光打在一块巴掌大的陶

片上。

记者俯下身，目光落在陶土肌理间。几

道螺旋状的纹路清晰可辨，像刚刚印上去的，

细看才知，这是一枚指纹，来自 6000 年前的

“红山工匠”。

“您看这个大的纹路，就是当时工匠

捏制陶片时留下的，能清晰地看出他握持

的姿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

员马卉指着陶片说。

顺着她的指引，记者看到陶片上不仅

有清晰的指纹，还有明显的捏制印迹，从

大拇指到其余手指的纹路层层叠叠，甚至

连泥条盘筑、泥片贴筑的工艺痕迹都清晰

可见。这一层一层的泥片叠加，诉说着红

山先民娴熟的制陶技艺。

这块陶片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

坛，是一件陶筒形器的底沿残片。

最让考古人员惊讶的，是那枚指纹的

纤细程度。

“在挑选陶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片

陶片上的指纹异常纤细，可见制陶人的手

非常小巧。中国最早的指纹距今约 8000

年，秦始皇兵马俑的指纹也广为人知，而我

们 发 现 的 这 枚 指 纹 ，距 今 已 有 6000 年 历

史。”马卉说。

目前，关于这枚指纹的专项研究尚未开

展，但红山文化陶器的整体分析科研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中。

记者轻抵展柜玻璃，隔着 6000 年的时

光，仿佛能触摸到那位“红山工匠”的指尖

温度。

这枚小小的指纹，不仅留存着红山文

化先民的制陶工艺，更承载着中华文明的

基因。

诚如考古专家所言，红山文化的每一件

文物，都是先民写给后世的书信，而这陶片上

的指纹，便是其中生动的一句，让我们得以透

过时光的缝隙，读懂红山文化先民的匠心与

智慧。

来自6000年前的
指纹
本报记者 王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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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山文化诸多标识中，女神头像无疑

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个。

从女神庙出土的残件来看，这尊头像并

非孤零零的一张脸，而是完整人像的一部

分。那么，这尊女神究竟以何种姿态示人？

是站立，还是端坐？种种证据指向后者——

她大概率是坐着的。

这个结论并非凭空猜测，而是有多重线

索支撑。

首先，是手的“动作证据”。女神庙遗址

出土过两件手部残件，大小不一，却有一个

共同点：手掌均呈向下按压状，仿佛按在某

个平面上。这种姿态，与端坐时双手搭于膝

上或置于身前台面的动作高度吻合。手不

会说谎——这个细微的动作，为推断女神姿

态提供了第一条线索。

如果说残手是“动作证据”，那么腿部残

块就是“姿态证据”。在女神庙旁的冲沟里，

考古人员发现了数块塑像腿部残片，尺寸不

小，且大腿与小腿明显弯曲。这是坐姿的典

型特征，为“坐姿说”增添了有力佐证。

更关键的发现来自女神庙“南单室”。

试掘中，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大型人像盘腿

而坐的间接痕迹，还在人像残件旁找到了方

形土台的残块。这个土台会不会就是人像

的“座位”？这个可能性，让坐姿的推测又多

了一层支撑。

当然，要确定女神姿态，不能只看牛

河梁一地，还得放在整个红山文化背景中

考量。

距离不远的东山嘴遗址，同样属于红

山文化晚期，恰好提供了重要参照。这里

出土的一件残破陶塑像，呈现清晰的盘腿

打坐姿势。这种一致性绝非巧合，更像是

红山文化祭祀人像的固定样式。有此参

照，牛河梁女神像为坐姿的判断，就更加

可信了。

东山嘴遗址还出土了两尊小型孕妇塑

像，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坐姿。从正面看，很

容易误以为是站姿，但从侧面观察就能发

现破绽：上身微微前倾，膝盖弯曲，臀部与

大腿间呈近 90°角——这完全不符合站立

的平衡规律，反倒像是“靠着东西坐着”。

更关键的是，塑像臀部后方留有支撑物的

痕迹，说明它们原本就是倚靠在台座或祭

台上的坐姿形象。这个发现不仅纠正了

“站姿”的误判，还揭示了红山祭祀人像的

另一种坐姿形态。

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画面就清晰了：

女神庙残手的“按压动作”、腿部残块的“弯

曲形态”、南单室的“盘腿痕迹”，加上东山嘴

遗址的“坐姿传统”作为文化参照——多重

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牛河梁女神像，是坐

着的。

当然，考古研究讲究严谨。她究竟是像

东山嘴那件中型塑像一样盘腿端坐，还是倚

靠某物半坐；她的“座位”具体是什么形制，

这些更精细的谜题，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发掘

与研究成果才能一一揭晓。

红山女神是站还是坐

在牛河梁遗址，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墓

葬，里面安葬着两位女性，年龄相差10岁

左右。她们几乎头骨相对、脸庞相望，以

一种极为罕见的姿势合葬在一起。

这座墓葬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一号冢南侧，考古工作者给它编了个号：

N2Z1M27。它的特殊之处一眼可辨——

其他墓葬要么单人葬，要么合葬者摆放

规整，唯独这座墓里的两位女性，遗骨

摆放得格外不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郑

重与神秘。

1994年 9月，考古人员花了整整 3天

时间，才将这座墓完全清理出来。主墓

室内，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遗骨仰面躺

卧，头西脚东，姿势规整。她的年龄约为

30岁。

在她的头部左侧、左肩上方，静静

躺着一件精美的玉器——通体暗绿，形

似勾云，线条流畅，做工精细，长 28.6 厘

米、宽 9.8 厘米，在同类玉器中堪称大

器。有学者认为，这种勾云形玉器实为

权杖的象征。若果真如此，这位 30 岁女

性生前地位必定不凡。她的左手腕上

还戴着一只淡绿色玉镯，更加印证了这

一点。

然而，她的遗体摆放位置却有些反

常——并没有居于墓室正中，而是在头

顶上方空出一片空间，下肢甚至伸到了

墓室之外。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她胸部南侧，紧

挨着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小龛，长约半米。

龛内整齐堆放着一堆人骨，经鉴定，属于

另一位女性，年龄约 40 岁。这是典型的

“二次葬”——即人去世多年后，后人将其

遗骨捡拾、重新安葬于此。在史前时期，

“二次葬”并不罕见。

真正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狭小的龛室

内，那堆“二次葬”遗骨的上方，端正地放

置着这位 40 岁女性的头骨，头骨面朝东

方。而这个小龛，恰好紧邻 30 岁女性的

头部。于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就此定格：

两位女性，几乎脸对着脸，仿佛在凝望彼

此，跨越千年，默默相守。

这种刻意而为的安葬方式，让考古工

作者百思不解。

她们是母女、姐妹，还是师徒？年龄

相差10岁，却以如此亲密而郑重的姿态相

伴长眠，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情感与信仰？

直到今天，专家学者们仍未能给出确

定答案。这成了红山文化中一个未解之

谜，等待着后人继续探寻。

而这样的谜团，在红山文化研究中

并非孤例。它们也不断引发更深层的追

问：那个时代的红山先民，社会结构究竟

是怎样的？他们是否已经告别了原始的

平等，开始有了亲疏远近、高低尊卑？在

婚姻与血缘关系上，他们处于怎样的阶

段——是已知父系，还是仍停留在“只知

其母”的年代？

她们为何合葬

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残件可侧面

证明红山女神可能是坐姿。

牛河梁遗址复原场景出现在2025年

上海博物馆“龙腾中国”展览上。

留有红山人指纹的陶片。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

记者（左）与AI数字分身同框。

谈及红山文化，人们熟知其“坛、庙、冢”的宏大气象与玉器的温润神秘，但若将目光从这些标志性遗存收
回，投向创造它们的“人”本身，便会发现诸多充满温度的谜题。红山先民的生命轨迹如何？他们社会中的人
际关系怎样构建？他们所供奉的神祇以何种姿态示人？这些问题看似细微，却是我们窥见那个遥远时代社
会肌理与精神世界的独特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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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先民生活模拟场景。


